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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旭一生以著任真自得、悠然自適的處世態度，過著不求功名富貴的生活，

全心全意的將生命奉獻於書法。他確實也是位幸運兒，以一位創新者而言，他難

得地受到絕大多數的觀眾寵愛、賞識。正所謂生逢其時，適逢其會，唐代社會的

兼容並蓄、雍容氣度為他提供了一個得以揮灑自如的絕佳舞台，他也不負所望的

展現了一場精采絕倫的表演。如今，那一美好的舊日時光已逝，後人只能憑藉著

猶如吉光片羽的記載與書跡再三回味。 

 

在歷經前述幾章的探討後，逐漸地將散落於茫茫史海中的線索拼湊起來，關

於張旭的家世背景，僅能略知其母系的親屬，身為書香門第的陸姓家族為張旭的

書學過程立下了穩固且良好的基礎，堂舅陸彥遠為張旭書學的啟蒙老師，這一段

親屬關係為張旭承接、延續起一連串由東漢蔡邕起即綿延不絕的書學傳承，身處

其中的多是各個朝代最為頂尖的書法家，分別代表著每一個時期書法史上的進

程，在此張旭作為一個承繼者，亦是一位創新者與師者。張旭終其一生完全投入

書法中，對於榮華富貴完全無動於心，其初仕官職為蘇州常熟尉，歷任太子左率

府長史，終為金吾衛長史，此三職自然不能與高官厚祿劃上等號。對此當代人李

肇以「位卑而著名
1
」之人來形容他，此語所言甚是。縱使與功名利祿無緣，張

旭憑藉著悠然自適的心性、灑脫率性的行徑與那過人的才氣吸引著無數的文人志

士慕名而來，友人間的唱酬之作為我們傾訴彼此間的情誼與欽慕之情，以著精

練、絕妙的文辭描述出他們所認識的張旭模樣。此中的張旭有狂；有顛；有著對

書法的堅定心志；有著放情山水的氣度；有著以酒抒情的習慣；有著眾人喝采的

盛況；有著漂泊一生的孤寂，這都是張旭人生的寫真，最為真實的模樣。脫去眾

人為他披上的狂草名家外衣，方能以著最為明亮、清晰的目光去重新認識他。張

旭不僅僅是位書法上的奇才，在文采上也是不容小覷，以著「吳中四士」的名聲

聞名於京城，雖只傳世六首詩作，卻可從中感受到作者傳達出恬淡、豁達的心境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可參見李肇《唐國史補．卷下》。李肇《唐國史補》。收入《景印刻百部叢書集成之四六》，學津

討原第十二函，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5），頁 2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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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為我們呈現出張旭鮮為人知的另一面。 

綜覽史籍，張旭在書法上可謂貢獻良多，而其成就分別展現於書體的創新、

書法的推廣這兩方面。為首的當然是最能代表張旭的狂草藝術，狂草始於張旭是

無庸置疑的，他在學習前賢的書學過程中，經過了融會貫通後，開始不斷地創新，

終有所成。狂草一出頓時風靡全場，當代之人莫不為之心醉，也引領著許多書家

亦步亦趨地跟隨，這一狂草風潮隨著張旭與懷素相繼興起後，此時已達最為燦

爛、耀眼的巔峰時刻，草書的發展至此真可謂空古絕今。今人無緣親見張旭書法

表演，只能從傳世書跡中尋其彷彿，追憶當年盛況。 

張旭傳世書跡今日可見的有墨跡本〈古詩四帖〉與〈自言帖〉、碑刻有〈郎

官石記序〉與近世考古出土的〈嚴仁墓誌銘〉、法帖有〈肚痛帖〉與〈千字文〉

與收錄於《淳化閣帖》中的作品。〈古詩四帖〉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中，書寫內

容為北周庾信〈步虛詞〉二詩與南朝宋謝靈運〈王子晉讚〉、〈巖下一老公四五少

年讚〉二詩，而這四詩收錄於徐堅與韋述等人編撰類書《初學記》內
2。此帖由

於卷上有謝靈運之名，故一直以來皆視為謝靈運之作，直至豐坊始疑之，終由董

其昌始定為張旭真跡。此跡在書法風格上確實與史傳所記載的張旭風格一致，然

而卻苦無決定性證據出現，故難以斷言為張旭作品。而現藏於台北國立故宮博物

院的張旭〈自言帖〉，則是另一幅傳為張旭書跡的墨本。此帖在筆者參閱史籍後，

以文意不合理、文辭與史傳所記有所出入、書法風格不符等等，確定此帖非張旭

墨跡，應為宋以後之人偽託之作。 

刻帖部分的〈郎官石記序〉則為張旭於開元二十九年（741）所書寫的楷書

作品，原石早已散佚，今日僅存拓本傳世。而近世考古出土的〈嚴仁墓誌銘〉則

是於一九九二年出土。有著些許學者不甚認同此石為張旭所書，在經歷一番學者

論證後，前述學者之疑點皆被推翻，此石真實性已不容質疑。〈嚴仁墓誌銘〉的

適時出土，為我們重申了張旭楷書之美，以往總是聚焦於狂草的目光逐漸轉回，

再重新體會一次張旭書法的多樣性。 

而法帖部分的〈肚痛帖〉與〈千字文〉都收錄於北宋時《絳帖》中。〈肚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《初學記》將此四詩收於道釋部內。參見徐堅，《初學記．卷二十三》，下冊，（台北：鼎文書

局，1972），頁 55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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帖〉更有宋人李丕緒將之摹勒上石；而〈千字文〉則是有宋呂大防所翻刻的六石

存放於西安碑林中。另有《淳化閣帖》為我們收錄了幾幅張旭書作，使今人得以

觀其彷彿。在千年的歲月流逝後，許多書跡早在天災人禍中飛灰湮滅，我們何其

幸運，仍得以觀賞這些歷經千辛萬苦後，在歷代愛書人傾盡心力所存留下來的書

法寶藏。 

而張旭除了書體的創新外，另一項成就即是書法的推廣。張旭對於推廣書法

的事跡與精神令人敬佩不已，時人之所以會如此迅速、歡欣地接納張旭的新書

體，其書法的表演性質為他加分不少。張旭一生中總是四處遊歷，不論是在王公

貴族宅邸、名士文人居所、市井小民家中、山明水秀之處、宗教寺宇、筵席酒肆

都可尋其蹤跡，以著獨特的草書表演，宣揚其書法理念。酒為其表演的工具；狂

為其表演的性質與賣點；以素壁與屏幛為場所，所見之人驚歎連連，為之神魂顛

倒，這便是張旭書法的奇特之處。群眾一傳十、十傳百，張顛之名與其書藝之狂

逸便不脛而走。這樣的表演形式與書體的創新，為唐代書學者帶來一番新氣象，

掀起了一股狂草風潮。懷素為其中最為著名的追隨者，蘇渙詩中云及：「

」李州亦云：

「

」皆顯示出懷素為承續張旭狂草的最佳代表人物。 

除了狂草書體的創新與將其書法推廣至社會的各個階層、各個角落外，張旭

更是一位相當成功的良師。綜觀有唐一代，張旭所傳授學生數目之眾，難得一見。

以著樂於分享，勇於創新的精神將其所學、所悟與所傳承的書法理論全然授與後

進。這一番高尚的人格，與大師風範為我們展現了唐代社會的縮影，不論是在文

化上、藝術上、學術上、教育上都具備一股勇於創新、樂於分享的時代風格，如

此特有的氛圍才足以孕育出張旭這樣的奇才，一起創造出那歐陽脩心目中永遠的

盛唐之世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引用自蘇渙〈懷素上人草書歌〉一詩。見前引文。 

4
 此文收於懷素〈自敘〉中。收入陳思，《書苑菁華》，卷十八。收入《中國書畫全書》，第二冊，

（上海：上海書畫，1992），頁 519。 


